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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从个体自由权利向胁迫的识别 

针对过度减重、整容及医美等身体改造行为的探讨，应当跨越“个人自主权”的

叙事迷雾，将其重新界定为系统性的健康风险与胁迫问题。为了迎合外部审美霸

权而进行的身体重塑，并非逻辑意义上的正常选择，而是主体在面临审美暴力时

的风险规避行为。 

 

二、语义重构与高风险行为的去政治化 

男性通过制造极端审美与相应的羞辱机制，构建了一套针对女性的暴力审查体系。

女性为了缓解在该体系下的认知失调与标签焦虑（如“整容女”“没有丑女人只

有懒女人”等标签），社会话语完成了大规模的语义重构：将高风险的手术或者

其他“变美行为”包装为无害、日常或微调。这种话语策略成功地将严肃的身体

政治博弈转化为低门槛的、简单的、去政治化的个人消费行为。 

作者解释：这里说一下去政治化（Depoliticization），因为之前很多人说不太

懂一些专业名词，是指将原本具有权力博弈、资源分配和集体对抗性质的问题，

转化为私人化、技术化或消费化的问题。 

作者简单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解释去政治化手段 

1.从集体议价降级为个体选择 

政治的本质是集体行动。当我们将一种行为定义为政治时，我们讨论的是权力的

流向和群体的利弊。 

作者又解释：这里的议价指的是（Bargaining Power）意思是女性群体作为一个

整体，在面对社会结构（如父权制、审美霸权）时，能够谈判自身权益、定义自

身价值、拒绝不合理规则的筹码和能力。 

• 政治化视角：意识到每一个女性的化妆或整容行为，都在无形中推高了整个

女性群体的生存门槛（审美通胀），这关乎女性群体的集体议价权。 

• 去政治化手段：通过“化妆自由”或“选择自由”的修辞，将压迫拆解为无

数个孤立的、私人的自由意志。 

• 结果：一旦问题被归结为“是我自愿的”，它就退出了公共讨论和集体抗争

的范畴。你无法通过政治手段去反抗一个人的“自愿选择”。 

2.用“消费逻辑”置换“权力逻辑” 

政治关乎权利，而消费关乎金钱与服务。 

• 政治化视角：认清男性制造极端审美并创造羞辱机制，是为了维持支配地位。 

• 去政治化手段：将高风险的侵入式身体改造重新定义为“美容日常”或“消

费行为”。 

• 结果：原本需要反思的身体改造被包装成日常美容，痛苦被被弱化为可接受

的代价，把垃圾思想奉为真理的自由意志。外部的权力已经不需要再直接命

令，女性便会以“自愿”的名义执行它，原本应该针对权力结构的反思，变

成了对呈现效果、医生技术和消费能力的追求。 

3.消解对抗性与压迫源头 



政治行为通常伴随着对敌我关系的识别（谁是压迫者？）。 

• 政治化视角：直接指出压迫是由男性制造的暴力审美造成的。 

• 去政治化手段：通过重新划定合格界限（说：我不介意微调），男性从“审美

霸权的制造者”华丽转身为“体谅女性的好男人”。 

• 结果：矛盾被转移了。激进女性对审美霸凌的批判被指责为“为难女性”或

“破坏团结”，而原本造成压迫的群体反而通过这种宽容获得了道德优越感。 

4. 情感化与治愈化的麻痹 

“去政治化”往往借用心理学词汇来消解政治诉求。 

• 政治化视角：拒绝慢性自杀，拒绝服美役这种对群体有腐蚀作用的行为。 

• 去政治化手段：强调这种行为能让人“感到放松治愈”，是“多元选择”，

是“艺术” 。结果：严肃的政治抵抗被解构为一种“心情好坏”“闲暇时

刻放松治愈”“自我欣赏”的问题。当你试图讨论群体未来时，对方在讨论

“我开不开心”，这种逻辑错位使得政治抗争失去了支点。 

 

我尽量用非常非常非常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上面的意思： 

“整容女/xx女就是怎样怎样”这是男性凝视的暴力标签 

女性为了逃离标签，就会弱化手术风险、改变术语、把整容（或者其他伤害自己

的行为）重新包装成“简单的美容日常行为” 

如果表达附和说这些只是“简单的美容日常”观点的男人还会被评价为“好男

人”，但本来这压迫就是他们造成的 

 

举个例子： 

男性说：“我觉得双眼皮不算整容啊，这也能算整容吗。”居然会有人在下面夸：

天呐你真是个好男人！好能体谅女性的痛苦，我就是想变美啊！天生不好看所以

后天努力！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。 

 

三、 男性宽容论下的霸权加固与道德获利 

部分男性表达的“不介意微调”等温和立场，最阴险的压迫往往伪装成“理解”。

这种宽容论将审美压迫转化为一种道德馈赠。当男性通过“不介意”来缓解女性

焦虑时，这本质上并非对审美霸权的挑战，他其实是在重新划定合格的界限。他

并没有为这种压迫体制承担任何罪责，反而利用女性为了逃避羞辱而付出的身体

代价（整容/微调），为自己换取了一枚“好男人”的道德勋章 。这形成了一场

荒诞的红利交换：女性在手术台上忍受剧痛，而男性在社交媒体上凭借“不介意”

获得追捧，完成了从加害者到体谅者的话语权置换。 

这种所谓的“体谅”不仅保留了对女性个体的筛选权，更使施加压迫的群体通过

这种“非暴力性姿态”获得了隐蔽的道德优越感与话语红利，以最低的道德成本

维持了长久的筛选特权。 

 

四、 顺从红利与集体议价权的流失 

在权力博弈的格局中，所谓的“温和中立派”往往通过维持既得利益来规避冲突

成本，其实质是要求激进派为群体的后退与下滑买单。必须意识到，个体在顺从

审美霸权后获得的即时奖赏与心理抚慰（通过顺从审美霸权获得的中立派以为



“优待”）本质上是父权体系发放的顺从红利。这种红利是以牺牲女性群体的整

体议价权为代价的：个体越是通过自我客体化来证明美貌的价值，女性群体就越

难摆脱被系统性物化、被工具化的历史命运。 

 

 

作者结语 

个体的顺从红利永远无法换回集体的政治主体性。 


